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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没有付出，便没有收获，却还有人做着侥幸
梦。幸福来得太突然，惊奇得说不出口，不劳而获，日日是
闲，谋一个管事不担责任的差事，轻轻松松赚大钱，日月合
璧，五星连珠，幸运如脸上的痘痘，左起一个，右起一个。

错觉终究是错觉，老天未曾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怎会
生出这般念头？做此梦者，往往连自己喜欢什么都不清楚，
时时陷入劳而无功的沮丧，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中对此
有所察觉：“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
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
那些无所谓的情绪，怎有资格参与生命的狂欢。

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中的主人公王葆，性情举止涣
散，幻想不费事不操心便能获取一切，冥冥之间，果然心想
事成，竟得到一个助其获取一切的宝葫芦。懒惰让人舒服，
生活不会讨巧，最终换来另一种如影随形的窘迫。松枝筛
月影，一梦到天晓，距离成功只差“勤快”两字。举重若轻、
奏刀豁然者，私下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一世兰，半世竹，废纸
岂止三千。语言须磨练，文章也不易，汪曾祺有经验之谈：

“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
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灵感
的源泉，为有备瓶瓶罐罐而来者流淌。

已在路上，却不知将去何方，虚负凌云万丈才，余生襟
抱未曾开。穷人越发穷，忙人越发忙，尽管如此，仍深信着
未来。生活有太多无能为力与无可奈何，岂止中年人没有
容易，童年者学不易，青年者立不易，老年者养不易。智商
乃硬伤，凡宣扬劳动光荣者，皆为靠劳动者供养而不用劳动
的统治者，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与光荣无关，仅仅为了生
活。人性之贪婪，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权利上。

《礼记》对“大顺”有微言精义阐述：“四体既正，肤革充
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
法，小臣谦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
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
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人间值得，愿望归
愿望；人不值得，现实归现实。正因不顺，方有大顺之想，现
实不如意，难免怀恋过去，奢望未来。

有些幻想，梦醒即逝，付诸实施的行为，不过祭神祈祷。
庙多，欲求必多，欲求不是不
可有，安徒生便说，“仅仅活
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阳光、
自由，和一点花的芬芳”。

不劳而获的梦想
□ 介子平

王俊才这次获奖的诗集《农谚里的麦子》收
录了他2019年前后的诗作123首。其中，最动
人的是他厚植乡土情怀的诗作。

乡村是他生命的土壤，生于斯，长于斯。曾
经的乡村，滋养了他的生命、润泽了他的灵魂。
离开乡村后，作者穿过岁月的风尘和人生的历
练，以游子的视角和情怀关注乡村。因为情动
于中，便有了无数的创作灵感。

他的笔下有亲人，有乡邻。那个坐在石头
上咳嗽的父亲、那个在农谚里一别经年的父
亲，那个在田间地头牵着牛、守着小麦等雪的
父亲，那个当过木匠、泥瓦匠、铁匠专业户，一
生挣命、一生坎坷的父亲，不是他一个人的父
亲，是所有走出乡村在外谋生的人的父亲，是
每次想起都心疼的父亲。那个贫困未娶、身患
重病，让他在资寿寺三头叩地，发出十万火急
祈祷的兄弟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兄弟，那是千千
万万依然被贫困、依然被苦难折磨的人，是每
个比这些不幸者幸运一点的人的兄弟。这些
人，是诗歌意象，更是作者对乡村最深的挂念，
因为情深，所以动人。

他的诗中有乡土、有乡情。那些曾经的农
村生活在他笔下一一再现，组成了一幅幅生动
的乡村风物图。朴素的打碗花和生命有着诗性
的联系；村口的五道庙小的只住下最小的神；一

院枣树、一座古戏台、老人嘴里的烟斗一闪一
闪，又是几十年；这些信手拈来，充满着浓浓乡
土气息的画卷，传达出的是中国人根植于骨髓
和流淌于血液的乡土情结，这是每个炎黄子孙
共有的诗意和浪漫，某种程度上，这些句子不是
他个人的表达，而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神
来之笔，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才有如此高的认
可度。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离开故乡后，对乡村
现状的关注和思考。《留守》一诗，短短八行，用九
口人和十一盏太阳能路灯形成强烈的对比，以
多余的两盏路灯照亮坟地这一表达，赋予了诗
歌无限的张力，引人遐思。《认亲》一诗，以简单往
复的结构，把作者回乡的感受写的淋漓尽致：故
乡不再是旧时的摸样，不再有往日的生机，只有
自留地里，背着一身黄土的父亲；《移民》一诗中，
采煤、塌陷、搬迁这些时代的烙印，用王神婆的
心理留下了对与错的袅袅余音……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们到哪里
去。乡土，永远是我们不变的情怀。这些厚植
着乡土情怀的诗作有着鲜明的形象、动人的情
感、诗性的表达和紧凑的线性结构，可以说使诗
人的创作具备了好诗的全部要素。再加上高度
切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追求，所以
更容易获得读者的认同感。

万事万物皆可入诗，除了这部分诗歌，诗人
的作品中还有很多动人之作。他以敏锐的感受
力，捕捉着生活的瞬间，表达着诗意的思索和追
求。《在站台》一诗中，那个背着棉被流落他乡，捏
着车票，带着陈年的肺咳迫不及待回家的民工，
是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楔子》一诗中，那再加
不进一枚楔子，却摇摇晃晃的生活，是作者的迷
茫和苦痛；《会议模式》中，或台上，或台下，带着
表情、没有表情开着会的人生，是作者对生命的
反思。这些灵动、诗性的表达，总会让我们眼前
一亮，找到烛照生命的契合点。我想这也正是

诗歌和文学的动人之处。
读文识人，我的恩师刘计亮曾为他的好友

王俊才老师画像：“顶上无发心敞亮，慧心秀语
坦荡人”。俊才老师正是这样一个质朴、善良、
温暖的人。从农民、到文人，再到各级领导，他
的真诚慷慨，与人为善，在所有认识他的，以他
为友的人当中有口皆碑，不需我在此赘述。

就是这样一个淳朴的人，他的身上充满着
一种向上、向阳的生命力。这不仅表现在他个
人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笔耕不辍，在对待本职工
作上兢兢业业，更表现在他对灵石文友、灵石
诗歌、灵石文学的热忱、无私的付出和高度的
责任感上。身边的很多写作者，都曾多次得到
过他热心真诚的关照。他秉承我县老一辈文
学创作者的优良作风、办刊物、搞活动、带会
员，将我县的文学带活、带火，作家和作品数量
质量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县域影响也达到前
所未有的广度。不得不说近些年灵石县文学
创作的繁荣和他的热情带动和积极作为有着
莫大的关系。

众望所致，实至名归。今天我们集聚于此，
祝贺王俊才老师获得“赵奖”殊荣，这个奖项的获
得是王老师的喜事，更是灵石文坛的幸事。这将
是灵石县文学创作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
带给我们荣耀，也带给我们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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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王俊才创作分享会上的发言

□ 张艳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和华北西部的黄
土高原地带，自然地理环境非常特殊，所
处区域地理位置独特，历史上山西是连
通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地区的重要通道，
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必经山西，从中原要
通达西域地区也多从山西绕行。因此山
西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宗教文化、政治
势力、军事力量乃至于商业贸易的汇集
之地，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核心区。

在今天山西灵石县西南五十里的蛤蜅岭上，有一个
叫贾胡堡的堡子：贾（音gu），意即经商的人；贾胡，即经
商的胡人。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早年认为此地名曰贾胡，
可能是由于西域胡商经常来此贩卖货物，故残留此名以
作纪念。早在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汾
州”条于灵石县下便载有贾胡堡一地“在县南三十五
里”。这表明从隋朝到唐中期，贾胡堡这个地名就已经
被使用着。而且，在这一地名产生之时或之前的北朝，
这里可能就聚居着大量的胡商及其家眷。因此，贾胡
堡顾名思义，应是胡商长期聚集、居住时间既久，逐渐
得到当地的广泛认同，才以贾胡堡称呼此地。

这里所说的胡商，在公元3至8世纪的汉唐之际，多
数为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粟特人。粟特人原居中亚，
以“善商贾”闻名于世，曾经长期垄断、操控丝绸之路贸
易。他们东来贩运贸易，往往以商队的形式，由商队首
领率领，结伙而行，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人，并且往往
拥有武装以自保。在长期从事国际长途贩运贸易活动
的过程中，栗特商队凭借强大的财力，频繁地往来于丝
绸之路沿线商道，许多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开展
商业活动，有的就此移居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了
许多移民聚落点，山西地区是粟特人东来的重要落脚
点之一。北朝隋唐时期著籍太原的粟特人有安师、康
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虞弘、翟突娑、龙润等，可见北
朝隋唐时期在并州地区的形成了不少粟特人聚落。这
些人在北朝后期的社会剧变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已经基本汉化。
这些粟特人聚落由胡人集团首领萨保（或作“萨

宝”，原意为队商首领）主持。由于大多数粟特人信奉粟
特传统所信奉的祆教，所以聚落中往往立有祆祠，萨保
即成为粟特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北朝隋唐政府为了
控制这些胡人聚落，设萨保府管理，把萨保纳人中国的
官僚体制当中。萨保作为视流外官，专门由胡人首领担
任。并州地区管理粟特胡商的机构——萨保府，在北朝
隋唐之际一直发挥作用。1999年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
出土的《虞弘墓志》中记载：虞弘在北周大象末（580年前
后），领并、代、介三州乡团，检校萨保府。虞弘就是并、
代、介三州粟特聚落的大首领，被北周任命为萨保，负责
管理这一带的粟特人聚落。

大多数粟特人信仰祆教，随着商业活动的开展，他们
所到之处，无论作为祆教信仰者，还是作为祆教的传播
者，在我国历史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祆教也称拜火
教，源自古波斯（今伊朗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6世
纪后传入我国，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
支持，史籍记载北周皇帝曾来此“拜胡天”“从事夷俗”，并
且在鸿护寺中设置祆教的祭祀官，在这些寺庙中“商胡祈
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极一时之盛。隋唐时期
的萨保府也负责管理祆教，同时还设置祆祠由专门官员
管理。到北宋初年，祆神被列入官方祭祀行列，地处中原
的山西、河北等地，出现了很多奉祀火祆的神庙，专为“胡
僧顶礼之所”。山西地区的泽州、潞州、河东等地，俱有宋
太祖祭祀祆庙的记载，洪洞县至今有祆神庙遗存。元代，

反映祆神的唱词在元曲中屡见不鲜，可见
当年祆教在中原地区传播甚广。

介休位于山西晋中，是连接长安（现
陕西西安）、河东道（现山西运城）与并州

（现山西太原）的重要据点，在唐宋时期
聚集着大量粟特祆教徒。无独有偶，在
介休还保存有一座叫祆神楼的祆教建
筑。祆神楼建筑群始建于宋代，曾于康

熙十三年（1674）重修，祆神楼琉璃脊饰的风格与山西明
代古建筑风格一致，而其中的木雕保留了宋代建立祆神
庙时的图像原型，尤以韦雷特拉格纳以及他的化
身——飞牛和骆驼为典型，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通
过考证，认为这些图形源自对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即
祆教）的信仰。由于宋代官方把祆教纳入官方的祭祀
行列，为祆教的合理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宋朝政府长
期与周边民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战争是随时激发，
因而格外青睐代表胜利的韦雷特拉格纳以及他的化
身——飞牛和骆驼，希望能在战争中如当年的波斯帝国
一样所向披靡，从一定意义上讲韦雷特拉格纳弥补了中
国宗教信仰中没有专司征战的天神形象。祆神楼的建
造符合宋朝历史的发展需要，同时也印证了介休一带当
时聚集了大量的祆教徒这一事实。

祆教在公元6世纪传入中国，在隋唐时期随着丝路
贸易的兴盛曾经盛极一时，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极度重
视，在历史上产生了相当影响。但是随着佛教以及其他
教种的大范围兴起，祆教逐渐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祆教作为宗教信仰的辉煌在中国大地上已销声匿迹，
难能可贵的是具有祆教风格的介休祆神楼却被保留下
来，历经千年，虽经历次修葺，但依然以其独特的姿态
屹立于三晋大地上，祆神楼中留存的极为难得的祆教
印记，为后人的古建
筑研究与保护、宗教
信仰研究都提供了宝
贵的资料。

贾胡堡、萨保府与祆神楼
□ 赵俊明

一
这些年事务繁杂，每至夜深人静，想

到搁置已久的写作时多有愧疚和不安。
我曾经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讲：“当

我们日复一日写下去，写作自然也会对
我们带来影响和改变……我希望与写作
成为相濡以沫的朋友，现实生活中的朋
友可能怜新弃旧、反目成仇，写作却会始
终陪伴着，一路同行，彼此抚慰。”

这何尝不是一种承诺？当写作难以
为继时，有如背信弃义般恐慌。夜晚躺
下来，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暗色里轻声
絮语，抱怨或者责难。

我知道，这种时候任何的辩解都苍
白无力。这个声音有理由抱怨，因为写
作待我不薄。写作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更让我有机会时常检点自己的内
心，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爱、什么是孤独、
什么是从容和自信，什么是尊严——写
作的价值不正是可以体现写作者的尊
严吗？

我曾设想过自己人生之种种，比如
少年时期从生育我的乡村出发，可以踏
上各自不同的生命旅程；比如在20岁、30
岁、35岁这样的时间节点，可以有迥然有
别的职业规划。令我欣慰的是，经历左
顾右盼后我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内心，
我听到一个温暖而感伤的声音在对我深
情召唤。

由此，我将对文学始终秉持一份感
恩和敬畏。

二
许多作家都有过类似的感慨，如果

一直写下去，持续不断地写下去，写作会
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

通过艰苦的训练和漫长的积累，我
们的写作技艺自然会得到提升，我们会建
构起自己的文学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叙
事方式，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但我们的
面前同样会出现接踵而至、绵延不绝的写
作难题。何况世事纷繁，困扰我们的除了
写作本身，更有一言难尽的外部因素。没
有哪个人可以餐风饮露、不食烟火，没有
哪个人一生下来就是为了写作的。

对我来说，目下最大的难题当然是
写作时间的局促。当我断断续续写完
一篇小说，内心总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
感——言不尽意，对写作者的自信心自
然会带来伤害。写作的时间不同于物理
时间，不适用“1+1=2”的累加，更需要心
无旁骛、专心致志。当然有内心特别强
大、可以战胜极端困境专注于写作的作
家，这些伟大的文学前辈让我们肃然起
敬，奉若神明。但更多的写作者并不具
备如此定力，我们穷极一生的努力未必
会修成正果、扬名立万。我们写作只是
缘于对文学的深沉热爱、缘于表达、缘
于倾诉，这份热爱会为我们提供源源不
断的动力。

我承认，所谓写作时间的局促同样
是苍白无力的借口——即便时间宽裕
了，果真能写出心目中的好作品吗？但
生而为人，好多时候都需要有一个借口
宽慰自己，让内心不至于窘迫甚至狼
狈。好在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借口放纵
自己，即便时有放纵也还在努力。好在
我在写作上并没有设置过高的预期，只
希望一步一步走下去。我这样理解，梦
想固然美丽，但梦想的肥皂泡如果吹得

过大，同样会把我们的脊梁压弯。
三

以我的理解，困扰写作者最多的往
往是写作中的常识性问题。这多么像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困窘何尝不是
源自于世俗日常？你以为把人生的道理
都想通了，面对鸡零狗碎、细枝末节时
还是会伤心气恼、顿足捶胸，还是会想
不开。

比如写熟悉的人和事，写作者都知
道这样更容易成功，但执行起来未必会
理想。我当然指的是普通的写作者，而
不是大师。当我们面对陌生的领域、陌
生的事物时往往会力不从心，往往会在
任性妄为中缺失真诚和友善。我们当然
需要拓展自己的写作边界，但我们没有
能力书写缺乏铺垫的生活。

几年前，我尝试建立自己的文学地
理。我将自己的名字拆分开来，命名了
一个杨村的村庄，一个叫凤城的小城，
一个叫喜镇的小镇。这是我曾经和正
在生活的地方，我熟悉这些地方的草木
和河流、屋舍和街巷。当我笔下的人物
穿梭其间时我感到石头落地般的踏实
和从容，他们不仅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也可以分辨清出行的方向。《看社火》

《玄关》《模特的葬礼》《我和玛丽的合
影》《屋顶的掌纹》……我先后写了20多
篇反映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际遇的小
说。我写自己的父母、亲戚、乡邻，我写
的一直是自己。当夜色围拢或者黎明
到来之前，我为小说画上最后一个句号
时总是长吁短叹，甚至掩面而泣。我体
会到写作带来的快感，同样也体会到写
作带来的挥之不去的伤痛。

或许是因为不情愿、不希望面对这
种伤痛，这两年我没有在熟悉的领地继
续挖掘。当我写其他题材的作品时，明
显感觉到情感不够专注，明显感觉到力
不从心。我再没有落过一次泪。

我明白，作为写作者我必须退回
去，退回到故乡，退回到熟悉的人和事，
退回到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哪怕经
历再多的心理波折，经历再多的伤痛。

四
最近一段，和朋友相约，计划野心

勃勃写一篇好小说的，经历了几次努力
后却以放弃告终。我没有写完这篇小
说是因为不想再继续，我还没有把它想
清楚。或许和年龄的增长有关，都50岁
了啊，现在写起来竟如此的迟疑不决，
瞻前顾后。我多么怀念那些“短篇不过
夜”的美好时光。

然后我又给另外一篇小说开了
头。作为一名写作者，我知道我必须尽
快写完一篇，以弥补上一篇的挫败感，
以抚慰受伤的内心，让以后的写作更加
自信和从容。

祝福下一篇，也祝福热爱写作的所
有朋友。

作家简介：杨凤喜，1972年出
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
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晋中市文联副
主席、《乡土文学》杂志主编。著有
长篇小说《银谷恋》，短篇小说集

《愤怒的新娘》《玄关》，先后发表中
短篇小说80余篇，散见于30余家
文学杂志，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

《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
选刊》等选刊转载，曾获赵树理文
学奖、《上海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
等奖项。

五十岁的行程
□ 杨凤喜

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揭晓后，本刊刊发我市两位获奖诗人、获奖编
辑的获奖感言兼创作谈、编辑谈，受到读者和文学创作者、爱好者的广为关注。为
进一步提升赵树理文学奖的影响力，激发我市广大文学创作者的积极性，创作与
时代同步的精品力作，本刊与晋中市作协联手推出“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创作谈”
栏目，陆续刊发历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创作谈，敬请关注。 ——编者

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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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寿长相思，是一方汉代瓦当上的文字。寄托了延
年益寿的美好愿景，又有一种追思怀古的意蕴。

“长相思，在长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
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
难。”单看这个名字，就令人沉吟怀想，无端拨动人心弦。

“这块战国抱柱瓦，体型巨大，是河北易县燕下都特
有的品种。这块名为长乐未央，其名源于汉代的长乐宫
和未央宫。这个长生无极瓦当，发掘于平遥金陵城遗
址附近庞庄村，完整细腻，当称平遥瓦当王……”走进
晋中市博物馆《延寿长相思》历代瓦当展，战国的云纹
图、饕餮文，汉代的文字瓦当，宋代的兽面纹、莲花纹和
龙纹瓦……室外繁华似锦，高楼林立，室内瓦当斑驳，静
默凝重，莫名有种穿越之感。

中国古时建筑以土木为主，能留存千年的寥寥无几。
1937年7月5日，在抗战爆发前的短暂宁静中，梁思成与林
徽因凭借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指引，带着中国营造学
社的莫宗江和纪玉堂两位助手前往山西，在偏远寂静的佛
光寺，发现了唐代建筑、雕塑、壁画……确定佛光寺东大
殿建于唐代，推翻了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朝及其以前木
结构建筑，想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京都”的断言。

这是中国古建筑的宿命，在战火和自然侵害中，一桩
建筑存活下来的概率很小。所幸，其中一些建构却被保存
了下来。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瓦当、滴水、鸱吻、柱础、基
石等，我们尚能感知到遥远年代的细枝末节，一鳞半爪。

《辞海》：当，底也，瓦覆檐际者，正当众瓦之底，又节
比于檐端，瓦瓦相盾，故有当名。瓦当，兼具实用性和艺
术性，实用性在于蔽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附件，是古建中
不可缺少的存在；艺术性在于，是美化建筑和承载主人品
味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瓦的出现是中国古建筑一个划时代的事
件。瓦和瓦当的使用，解决了屋顶防雨的问题，摆脱了

“茅茨土阶”的状态，提升了我国古代建筑水平。能够制
作出青铜器的古人，烧制出“黛瓦”并不稀奇。青铜器大
多用于礼器和墓葬，而瓦和瓦当却飞入寻常百姓家。

瓦当始用于周朝，发展于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延
续至明清，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建筑艺术。最初素面无纹，
以遮挡风雨为要。随着社会发展，纹饰逐渐多样化。这
与文化艺术进步相辅相成，建筑、服饰、饮食等，无不是整
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西汉时期，是瓦当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最重要标志是
文字瓦当的出现。文景之治，休养生息，艺术文化空前进
步，文字瓦当被广泛用于宫殿、官署、苑囿、陵祠、私舍等建
筑，建筑中杂糅了人文韵味，成为我国古建筑的典型特色。

中国文字之美，妙不可言，是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

力，丰富而立体的存在。《诗经》
有云：夜如何其，夜未央。表达
快乐没有止境、快乐无边的祈
愿。于是，有了未央宫，有了“长
乐未央”瓦当。

与“延寿长相思”相似的，
常见的祝祷瓦当还有与华无

极、长生乐哉、千秋万岁、延年益寿、富贵万岁等，寄托
吉祥祷颂和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担心政权不稳，依照方士之言，
在长乐宫搭建八风台，以此祈求神仙保佑。“八风寿存当”
便是八风台的瓦当，寓意天地合和、八风应节、四时有序、
国运长久。“八风”两字为一体，“寿、存、当”三字均分，布局
精妙，环绕对称，实为精品之作。

古代传说中的四方神兽，青龙、白虎、朱雀、玄
武图案，象征四方、天地、神灵，具有避邪祛灾，祈福
承喜的神力。远古时期，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难以
解释，认为动物可以呼风唤雨，主宰宇宙，于是崇拜
并奉为图腾。汉代，四神被视为武力的象征，出现
在宫殿装饰瓦当上。

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战乱频仍，佛教盛行，
瓦当装饰功能凸显，涂上了世俗的浓郁色彩。平遥
镇国寺的“佛”文字瓦当和“法”字纹滴水，釉色蓝中
带绿，“佛”字稳健浑厚，有魏碑书风。瓦身尾部有
钉孔，结合纹饰“佛”与相配的滴水“法”来看，是镇
国寺始建时期定制的专供之物。

滴水是建筑檐头前端的遮挡，与瓦当交替排
列，其形似如下坠雨滴，故称“滴水”。瓦当和滴水，
前者防止雨水倒流，后者引导雨水下流，恰似两个
兄弟，互为依傍，拱卫保护屋檐。

发掘于平遥金陵城遗址附近庞庄村的“长生无
极”瓦当，当面凹陷，外廓较宽与纹饰持平，凸弦纹，
双十字棂格，小凸弦纹，12个小乳突组成联珠纹，中
心是乳钉纹，文字为随形变体篆书“长生无极”。胎
质细密，工艺粗糙，尺寸单薄，烧造火候较高，是平
遥有据可查，发现最早最完整的瓦当，当称“平遥瓦
当王”。这块瓦当也印证了，史载西汉建置的平遥
金陵城的重要实证。

“瓦当是考古研究中进行建筑断代的重要实物
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晋中市博物馆副馆长
崔晓东介绍说，此次瓦当精品展由陕西安康博物馆
与晋中博物馆联合举办，展出历代瓦当、滴水135
方和精拓数种。其中 69方为安康博物馆馆藏珍
品，其余47方瓦当和19方滴水，为我市平遥瓦当收
藏家邓晓华藏品。

走进展厅，迎面几幅绢纱，柔和灯光中，展柜雅
致精美。那些或完整或残缺的瓦当，自带几分沧
桑。与之凝视对话，令人心绪难平。

与墓葬中的文物不同，瓦当、滴水是以高昂的
姿态，站立在殿宇房舍之上，经历过风雨侵蚀，承载
过兴衰荣辱、繁华凋零。屋檐之下的人，早已不见

踪影，只留下一些传说故事，或者消失的无影无踪。那些
或雄伟或寻常的殿宇、房舍，也早已消失不见，推倒重建
过多遍，如今，怕也是高楼林立，换了天地。所幸，还有几
方瓦当、几块滴水，拂去历史的尘埃，以静默的姿态，诉说
那些久远的故事。隔着厚厚的玻璃，很想去抚摸那些刻
画的纹路，书写的文字，每一笔在那时，一定带着主人的
虔诚和祝祷，蕴含了手艺人的巧工和匠心。

无法想象，这些瓦当藏品经历了怎样的风雨雷电，承
受了怎样的沧桑变迁？曾经，它们是立于寻常人家的房
檐之下，看燕子飞来，黄莺鸣啭；曾经，他们是高高在上，充
当某座殿宇椽头的守护神。也许，它们随屋宇坍塌，从高
处跌落，掩埋在荒山野岭之中；也许，它们走了很远的路，
等待了很多年，才有了这样一次，与你我目光对视，相互
凝望的机缘！

延寿长相思 瓦当亦有情
□ 周俊芳


